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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们将几只箱包装上车
子，随舒莞屏徒步往沙原走去。
白细的沙子上生着刺碱蓬、沙参
和茜草，还有一些藤蔓植物。打
碗花开得正盛，小蓟挺着粉色丝
蕊。稀疏的林木主要是洋槐和桑
树，还有少量黑松。鸟儿鸣叫，是

黄雀、麻雀和灰喜鹊，还有黑枕黄
鹂。婉转的鸣叫使人忘了身处何
地，一种久违的情致和场景把人
笼罩起来。

在林中转了一会儿，移步街
巷。这些岛屋与南岸不同，屋顶的
海草更为厚实，也挺拔许多。脚下

的石头有一道道辙印，说明这里
在久远的年代车辆甚多。而今一
眼看去没什么车子和行人，四处
静谧。所有临街的窗子既高且小，
大概为了抵御海风。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从巷子
蹿出，让人猝不及防。女人三十多
岁，头发散乱，双眼很大，目不转

睛盯看他们，爆发出一阵大笑。她
双臂伸到头顶，大力击掌，下身是
破烂的布条棉絮，沾满草屑。她一
边拍手一边尖叫，一会儿蹲下解
溲。他们绕开疯女人。一只大鸟翩
翩而至，落到了近处的屋顶，像一
块沉沉的白色石头。

往前走了不远，营管和厢车

出现了。他们上车。营管介绍：“大
人初次来岛，住下便知道快活了。
岛上吃物和风习都大不同于南

岸。这里女子最为有名，自古就用
来进贡。海中珍品多得吃不完。反
正只要住上几日，就再也忘不掉
了，嗯嗯。”舒莞屏问：“岛上除了
研训营，还有别的吗？”“唔，只这
个营就够了，副都统以上才能进

来。”“研训什么？枪械？”“那倒不
是。哈哈呀呀！”

原来大名鼎鼎的研训营只有
不多几幢房屋，比渔家草屋宽大
许多，由高墙围起，靠近东部巉
岩。营内没有开阔的场地，绝非习

武之所。这里与大城池的建筑风
格相似，房屋之间由长廊连接。院
内卫士面色黑红，头包沙色布巾，
手扶腰刀，配有短铳。营管领人进
入长廊，来到一个开敞的厅堂。脚
下的石头地面铺设几条蒲垫，一
直延向不同的廊道。就像南岸那
些连幢大屋一样，初入者一定会

迷路的。
舒莞屏被安置在一座大屋

中，其他随员住在近处。他进入屋
内吃了一惊：除了一般居所陈设
之外，最大的不同是起居室相连
一个开敞的平台，台下是一个很
大的水池。池水碧绿，泛着微波，

水流从外面涌来，又从另一端流
出。这是一处活水。平台茶几上摆
放饮品之类，旁边有软榻和高背
椅。

营管说：“大人，您随时可到
池中游耍，累了躺卧；若要出去闲
溜，出了边门就是那片岩石了。想
唤卫士，这边。”说着将墙上垂下

的一根拉绳拽了一下。不远处响
起一串隐隐的铃声。憨儿很快跑
来：“大人有何吩咐？”“哦，没有，
退下吧。”营管说。屋内有一张圆
桌，上面也摆了一些零食，还有一
只南瓜状的扣碗，里面是汤羹。
“大人饭前喝下吧，每日都要配送
的。”舒莞屏嗅了嗅，说：“日后免

了吧，我不喜此羹。”营管板起脸：
“住在研训营的大人，都要按时服

用汤羹的。”

舒莞屏在他离开后试饮几
匙。腥气浓重，入口还算鲜美：黏
黏的汤汁里有黄褐色颗粒，有细
如毛发的丝状物。环顾室内，榻上
有丝质薄被，枕上有野麦草凉披，
地上是蒲垫和马兰草拖鞋。藤椅
上搭了一个防虫的薄荷囊包，还
有熏香。一些把玩的小摆设，一个

果碟，里面是一种早熟的红果。
“多么舒适周备的营地！”他发出
感叹，同时觉得一股灼热循小腹
向上蔓延，在胸部稍稍滞留，然后
继续爬升。身上有些发胀。他想忽
略这种不适，但发现总也不能。

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他扯

了一下墙上的垂绳，憨儿过来了。
“我们去东边走走吧，别闷在屋
里。”四个人一起走向鸥鸟喧腾的
岩石，看到高耸的灯塔，心情立刻
好起来。灯塔建在一块巨石上，整
个建筑远看像一根方形烟囱，走近
了才知道它足够敦实和粗大，大若
经历了久远的年代，看上去斑驳古

旧，非常结实。它的基座很大，往
上渐渐变得窄细，顶部有石头伞
盖，像一座亭子。

去灯塔还要攀一段岩路。他
们站在岩下看了一会儿，决定找时
间再进里面。落日前的海面好极
了，有的地方闪着橘黄，有的比平
时更为幽蓝。半浸水中的岩石间

爬着黄花小蟹，它们无惧地攀上
来，向人举起金色小螯，伸长的双

眼扭动不息。稍远处的水面有大

鱼跃起，划一道弧线落下，溅起不
小的水花。“怪不得大人都来这
里，真是没得说呀！”一个卫士喊。
“看，看脚下！”憨儿指着一个地
方。大家都看到了：一条尺余长的
黑斑鱼游来，大摇大摆，毫不怕
人。

二

烛光燃起，室内明亮。这种蜡
烛以前没有见过：比手臂还粗，火
苗炽白且无黑烟，有一股麝香味
儿。因为有药囊和熏香，室内绝少

飞虫。尽管如此，床上还是垂挂纱
帐。那个平台下的大水池比白天
多了一些响声，闸口涌入的水流
好像正在加大。荡起的水波和烛
光映出的水下花石发出强烈的诱
惑。舒莞屏觉得身上燥热，就钻入
水中。

池水漫过腰部，正可畅泳。他
泳技一般，只喜欢浸泡，感受水的
丝滑和抚弄。闭上眼睛，让微小的
水溅沾上双颊。吴院公曾和他去
汤池洗浴，那儿后来被舒员外改
成六角宫，从此即与他人无缘了。
池水微凉，原来是从室外直接引
入的海水。夜晚的大海把点点星

光一起送来：他看到池中真的倒
映了夜空。当然这是幻觉。可是海
的潮汐与池水的确是相连的，正
随大海涨落。

（未完待续）

在省委南面背巷子里，他终于找到了一家私人
旅馆，房里两张床，竟然还住着一个上访户。简直是

瞌睡遇见了枕头。两人就披着被子，抽着劣质烟草，
叨咕了半晚上。那人先是一脸瞧不起他的神情，后
来谝着谝着，也是他拿出了花如屏烙的油酥饼，还
有甘蔗酒，吃着喝着，才给他过起了招。

那人叫欧宝财，陕北人。他的案情简单地说，就
是走了狗屎运，在别人都瞧不上的承包地里，一锄
头挖出了露天煤炭。然后这承包地就被一级级收

回，说是归国有开采，谁知又承包给了私人老板，眼
见人家发得扑哧扑哧的，竟然还合理合法了，他不
服，就一步步走上了职业告状的路。当听了他的冤
情后，欧宝财嘁的一声说：“照说你这就不是个事，
半棵树、牙花子、打了蛋、人家请客你生气，都什么
事？我那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事呀！可既然
有人下黑手打了你，干部还狼狈为奸，这就有说头
了。”欧宝财深深抿了一口酒，咂摸着嘴说：“这甘蔗

酒还行，能喝。你看过张艺谋的电影没有？”他摇摇
头说，一天忙得鬼吹火一样，哪有闲工夫看电影。欧
宝财说：“《秋菊打官司》，跟你这有些像，也是让人
把蛋踢了，到处讨说法。巩俐演的他老婆，有些说不
出口，但还是逢人就说。电影的看头就在这儿了。看
你把重点放在哪儿，是半棵树、牙花子，还是蛋的
事？还是干部作风问题？得有个重点，懂不懂？现在
告状人多，明早你到大门口一看就知道了。像你这

点碎事，基本就是淡闲事。勉强挤到前边，人家信访
局登记情况，几句话就把你问得连自己都觉得不够
跑路费。一脚就踢回镇上处理去了，连县上都不够
秤。你想想，半棵树，值几个钱？蛋打了，那就是个笑
话。你咋说？何况蛋现在又好了，啥都不影响。蛋的
照片我也看了，没照好，像机关食堂里摆的一堆紫
薯，那能说明什么情况？至于干部作风，就更是个空

洞概念，作风作风，乱搞男女关系，让人现场逮住才
是作风问题。像你刚才说的，镇上前任书记跟妇联
主任活活被人摁在石床上，那才是扛硬的作风败
坏，除此以外，都是扯淡。大年初七，人家干部凑到
一起吃顿饭，又没吃你的，把你气成那样，够不够半
句话？”
“问题是我那半棵树，让村干部偷了；人又被他

们打了；派出所、镇政府上上下下不仅不查，还到他

家吃吃喝喝，把他娘的三眼枪、雷子炮放得跟天戳
漏了一样；下边狗腿子还打我娃的手。狗日都是故
意的，气得我肝疼啊，你知道不？这冤情还有人管
吗？咱还有活路吗？”
“你说的都对着哩，可说来说去就那点碎事。偷

树的证据、打人的证明一概没有。人家干部过年凑
到一起日馕一顿饭，那叫个什么事？你告谁去？”
“我告他何首魁，还有南归雁。”

“何首魁、南归雁何许人也？”
“一个是派出所所长，一个是镇上书记。”
欧宝财扑哧笑了，又吱地抿一口酒问他：“多大

的官？”
“一个北斗镇就好几万人哩。何首魁的所长还

管着另一个乡，加起来也快七八万人口了。”
“生八路，看来你还是生八路哇！告状你得抓

住要害，打蛇得打七寸，懂不懂？比如我，跟你一
样，也是一个村民，如果你只告村支书、村主任，
在省城那就是个笑料。你也看到了，这是多大的
世事、多大的场面，七八百万人口啊！在西京人看
来，你那乡下旮旯的事，就是死个把人，也都是踩
死蚂蚁的碎碎事。何况是半棵树、牙花子，那就是
张艺谋电影里那颗蛋的事。当然，你也牵扯到蛋，
拍电影演戏还行，告状可不灵。你说说，为甚要到

省城来告？”
“把事朝大里闹么。”
“这不就对了。你县委书记是谁？”
“王书记，叫王中石。可我挨了黑打，被抬到县

委门口，人家是帮了忙的，把我弄到医院看了病，还
天天问候，也让公安局查了。”
“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我还告？”

“就告他，告王中石！一个县委书记在省城虽然
也没啥情况，可毕竟还能提上串。告什么何首乌、南
回北归雁，还有什么生（孙）铁锤熟铁锤的，一个烂
烂派出所所长、乡镇书记、村干部，在省上这盘棋
上，连个大象腿上的跳蚤都不是。说了白说，告了白
告，鬼都不理你。不信你明天去喊喊试试，还以为你
是精神病呢。”

欧宝财特别能喝，开始还嫌乡里的甘蔗酒味
淡，谁知花如屏装的是酒头子，少说让他喝了一
斤半。老欧喝得疯疯张张的，反复强调，到省城告
状，就得在你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头上摸哩。最
后他又骂了一阵老曲、老姚什么的，才嗵的一声
倒下睡了。甘蔗酒后劲特大，欧宝财后半夜直用
手指头抠喉咙呕吐，喊叫头痛得快爆炸了，还日
诀他说：“额是身家过亿的富豪，可不能让半棵

树、牙花子的蛋事给整……整壮烈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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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舒袖从梦幻般
的表情里挣扎出来，“是不是因
为，我是中年妇女？”

初平阳从她的身体里彻底脱
落出来，他觉得两腿之间空空荡
荡。在他不知道如何作答的时候，

周平原代他回答了。一岁的周平
原说：
“爸爸。爸爸。”
舒袖推开初平阳，一下子坐

起来。“平原，你醒了？你说什么？”
她问儿子。
“爸爸。”
“再说一遍，儿子！”

“爸爸。”
舒袖掀开被子，下床的时候

顺手披了初平阳的衬衫，光着下
身、赤着脚走到沙发前。“儿子，”
舒袖说，“你会叫爸爸了！你终于
会叫爸爸了！你爸听了会高兴死
的！”她背对着初平阳，把儿子抱

在赤裸的怀里。他终于会叫爸爸
了。八个月时就会叫妈妈，会叫爷

爷奶奶，甚至外公外婆，但一直不
会叫爸爸，现在，他终于会叫爸爸
了。初平阳用被子围着下身，看着

这一对母子。衬衫遮住了舒袖的
屁股，他看见她的大腿、小腿和光
着的脚。她的腿粗了一些，脚在
胖，能看见大腿上出现的细微的橘
皮现象。中年妇女，初平阳再次想
到这个词，无端地觉得悲从中来。

穿衣服的时候，母亲在楼下
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喝茶。

“你妈在赶我走，”舒袖说，
“我是个有夫之妇。平阳，你看我
头发乱吗？”

初平阳端着她的脸，他的房
间没有梳子，他用手指把凌乱的
头发理顺。梳完了，他把嘴唇放在
她额头的头发上。如果这场景拍

下来，逆时针转动九十度，你会觉
得像在和遗体告别；千万别误会，
不是向舒袖告别，而是向初平阳
自己告别，向初平阳自己，以及那
段遥远的时光告别。时光本是无
情物，初平阳悲伤得揪心，差点儿
哭出声来。

舒袖没喝茶，其实也无茶可

喝，她抱着平原跟在初平阳身后下
楼。她和叔叔阿姨再见，让小平原
和爷爷奶奶再见。她上了车，给孩
子系好安全带和自制的另外两条
保险带，以确保一岁的孩子在副驾
座上绝对安全。开车前，她把窗玻
璃拉下，对初平阳笑笑，在她眼泪

掉下来之前，初平阳转过身，在石
码头的台阶上坐下来。运河里有

几条小船在走。
等他进门，母亲让他坐到她

旁边。舒袖的头发和潮红未尽的
脸，她看得一清二楚。

母亲说：“别跟我说爱不爱
的。”

初平阳说：“妈，你不明白。”
“你们的事我的确不是全明

白，”母亲说，“不过就我明白的，
已经足够。我只告诉你，我希望我
儿子干干净净。要么有，要么没

有。你要是还喜欢她，她也还喜欢
你，她离婚你们结婚，你娶个离过
婚的女人我都不反对。要不然，所
有人都会很不舒服。”
“我的事自己会处理。”
“知道跟你说也没用。”母亲

转向初医生，“他们这代人就是太
放纵自己。”

初医生摊摊手，说：“让你别
瞎操心，不听，我看你安安心心给
阿尔巴尼亚织毛衣才是正事。儿
子，我们上楼说两句。”

翠宝宝纪念馆热火朝天的建
设之声重新涌进初平阳的房间。
荷尔蒙的气息已经被风吹散。“平

阳，你大了，私生活我不想管，也
管不了，”父亲坐在刚才平原睡觉
的地方，手指下意识地拍着沙发
扶手，“男人只有到了这个年龄，
才能找到处理这个年龄事情的能
力与方法。爸爸当年和你一样。所
以，我不是要劝你，而是告诉你，
生活是自己的，凡事有主张不后

悔即可。我和你妈帮不了你，能做
的就是在这里安个家，以后在你
姐姐那里安个家，让你想回来的
时候能放心回来，房间的摆设都
不给你变。人活一生，很多事情无
所谓对错，你想清楚了就行。”

初医生当年也有过桃花事。那

时候初平阳刚念初中，经常在母亲
上班的时候来一个漂亮的女病人。

那女人第一次来，母亲就说，她面
带桃花。初平阳不明白什么叫面带
桃花，也没关心过。后来，那女病人
不来了，父亲开始出诊。经常有人
告诉初平阳的母亲，你们家初医生
又去哪里哪里出诊了，在运河上看
见了他的船。然后父母开始吵架，
初平阳和姐姐知道出事了。好在就

折腾一年半，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那时候，初平阳恨死了那个面带桃
花的女人，也瞧不上父亲；现在，他

多少理解了父亲。一个男人对另一
个男人的理解。
“我妈还记着三年前的事。”
“想记就让她记着吧，谁让你

是她儿子呢。”初医生说，“当初是
袖袖离开你的，你妈现在想起来还
睡不着觉。其实啊，她比你还想把
袖袖娶进门，刚刚还嘀咕，要是三

年前袖袖就嫁到咱们家，大和堂该
多热闹。”
“爸，你跟妈说，都过去了。”

初平阳递给父亲一根烟，早就戒烟
的初医生接过来，让儿子给点上。
多年以后，爷儿俩又一次面对面抽
起烟来。初平阳说：“在北京的时

候，袖袖真的不容易。别怨她。”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编辑大人一周里转来十二封

信，十一位读者希望能在这次专栏

里谈谈这一代人的爱情问题。其中

一读者来两封信，第一封只是提出

要求，接着又来一封，把自己失败

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和盘托出，希望

我能对症下药。可我对此毫不在

行，在专栏里也尽量避免这话题。

编辑大人提醒，几周前的某专栏中

我说过这么一句话：爱情这事，说

来话长。搞得他们就以为我很懂。

真是抬举了我。我那“说来话长”

纯属自我安慰，想绕过去又不甘

心，留下的只是个无奈的叹息。我

一点都没打算谦虚；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年逾而立，依然孤家

寡人，在爱情上我有的都是失败的

心得，如何把女朋友谈跑了，我略

知一二。想必大家也不喜欢我拿这

些凉飕飕的经验给你们解暑。

（未完待续）


